
	埃文利的安妮

	 

	一世

	愤怒的邻居

	一个高大苗条的女孩，“十六点半”，她的朋友称之为赤褐色的眼睛和头发严重的灰色，在八月的一个成熟的下午，坐在爱德华王子岛农舍宽阔的红色砂岩门口，坚定地决定解释这么多行的维吉尔。

	但是一个庄严的下午，蓝色的阴霾围绕着收获的山坡，小白茫茫地在小树林中低语，还有一个红色的罂粟花在樱桃园的角落里对着年轻冷杉的黑暗小矮人，它们的梦想比死了更适合语言。 维尔吉尔很快就没有注意到了地面，安妮，她的下巴靠在她紧握的双手上，她的眼睛盯着刚刚堆积的蓬松的蓬松云朵。 哈里森的房子就像一座白色的大山，远在一个美丽的世界里，某个教师正在做着一项精彩的工作，塑造了未来政治家的命运，激发了有着崇高野心的年轻人的思想和心灵。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归结为严酷的事实。 。 。 哪，必须承认，安妮很少做，直到她不得不。 。 。 埃文利学校的名人 似乎没有 太多有希望的材料; 但如果一位老师好好利用她的影响力，你永远无法说出会发生什么。 安妮有一些玫瑰色的理想，如果她只是正确地对待它，那么教师可能会完成什么。 四十年后，她和一位着名人士一起度过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场景。 。 。 正是因为他的名气而留下了便利的朦胧，但安妮认为让他成为大学校长或加拿大总理是相当不错的。 。 。 低头皱着眉头向她保证，是她第一次点燃了他的野心，而他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功归功于她在很久以前在埃文利学校灌输的课程。 这种令人愉快的视觉因最令人不快的中断而破灭。

	一个娴静的小泽西牛在车道上挣扎，五秒后先生。 哈里森到了。 。 。 如果“到达”不是一个温和的术语来描述他在院子里的闯入方式。

	他在没有等待打开大门的情况下在篱笆上跳起来，愤怒地面对惊讶的安妮，她已经站起来，站在一些困惑中站着看着他。 先生。 哈里森是他们新的右手邻居，她以前从未见过他，虽然她曾见过他一两次。

	在四月初，安妮从女王的家里回来之前，先生。 罗伯特贝尔，其农场毗邻西部的切尔伯特地区，已售罄并搬到了夏洛特镇。 他的农场被一位先生买了。 哈里森，他的名字，以及他是一个新的不伦瑞克人的事实，都是他所知道的。 但在他在埃文利度过一个月之前，他已经赢得了成为一个奇怪的人的声誉。 。 。 “一个曲柄，”夫人。 说。 太太。 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女士，因为那些可能已经认识她的人会记得。 先生。 哈里森肯定与其他人不同。 。 。 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曲柄的基本特征。

	首先，他为自己保留了房子，并且公开表示他希望在他的矿区周围没有傻瓜。 女性埃文利报复了与他的家务和烹饪有关的可怕故事。 他雇了小约翰亨利卡特白沙，约翰亨利开始讲故事。 一方面，哈里森机构从未有任何规定的用餐时间。 先生。 当他感到饥饿时，哈里森“咬了一口”，如果当时约翰亨利在附近，他会分享，但如果不是，他必须等到先生。 哈里森下一个饥饿的咒语。 约翰亨利悲伤地说，如果不是他周日回家并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填充，他会饿死，而且他的母亲总是给他一篮子“”，以便在星期一早上带回来。

	至于洗碗，先生。 哈里森从来没有假装这样做，除非下雨的星期天来了。 然后他去上班，在雨水坑里一下子把它们全部洗掉，然后让它们排干。

	再次，先生。 哈里森“很接近”。 当他被要求订阅转速时。 先生。 艾伦的工资他说他等着看他先从讲道中得到了多少美元。 。 。 他不相信捅猪。 而当夫人。 林恩去请求为特派团做出贡献。 。 。 顺便看到房子里面。 。 。 他告诉她，在埃文利的老女人闲言中，他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异教徒，而且如果她愿意的话，他会乐意为基督化他们做出贡献。 太太。 离开了，说这是一个怜悯可怜的夫人。 罗伯特·贝尔在她的坟墓里是安全的，因为它会让她心碎，看到她过去常常骄傲的房子状态。

	“为什么，她每隔一天擦洗厨房地板，”夫人。 愤怒地告诉 ，“如果你现在可以看到它！当我走过它时，我不得不抬起裙子。”

	最后，先生。 哈里森养了一只叫姜的鹦鹉。 在埃文利，没有人曾经养过一只鹦鹉; 因此，该程序被认为几乎不值得尊敬。 还有这样的鹦鹉！ 如果你拿约翰亨利卡特的话来说，那就不是那种邪恶的鸟了。 它发誓非常可怕。 太太。 如果她确定她能为他取得另一个地方，卡特会立刻带走约翰亨利。 此外，有一天，当他在笼子附近弯下腰时，姜已经从约翰亨利的脖子后面咬了一块。 太太。 当周五不幸的约翰亨利回家时，卡特向所有人展示了这一点。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通过安妮的心思闪现的。 哈里森站在她面前，显然是愤怒地说不出话来。 以他最和蔼可亲的心情先生。 哈里森不可能被认为是一个英俊的男人; 他矮胖胖秃; 而现在，他的圆脸紫红的愤怒和他突出的蓝色眼睛几乎从他的头上伸出来，安妮认为他真的是她见过的最丑陋的人。

	一下子先生。 哈里森找到了他的声音。

	“我不会忍受这个，”他嘶哑地说，“不是一天，你听到了，小姐。祝福我的灵魂，这是第三次，小姐......第三次！耐心已经停止小姐，我最后一次警告你的阿姨不要让它再次出现......她已经让它......她已经完成了......她的意思是什么，这就是我想知道的。小姐，这就是我的意思。“

	“你能解释一下麻烦是什么吗？” 安妮以她最有尊严的方式问道。 在学校开学的时候，她一直在练习它，以使它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但它对愤怒的哈里森没有明显的影响。

	“麻烦，是吗？保佑我的灵魂，麻烦，我应该想想。麻烦的是，小姐，我再次发现你的阿姨的泽西牛在我的燕麦上，而不是半小时前。第三次，标记你。我在上周二找到了她，昨天我找到了她。我来到这里告诉你的阿姨不要让它再次发生。她让它再次出现。你的姨妈在哪里，小姐？我只想看她一分钟小姐，给她一点心意......一块哈里森的脑子。“

	“如果你的意思是 小姐，她不是我的姨妈，而且她已经去了东格拉夫顿，看到了一个身患病的远房亲戚，”安妮说道，每一个字的尊严都要适当增加。 “我非常抱歉，我的母牛应该闯入你的燕麦......她是我的母牛，而不是想念切赫伯特......三年前马修把她送给我，当时她是一只小牛犊，他从贝尔先生那里买了她“。

	“对不起，小姐！对不起任何事都没有帮助。你最好去看看动物在燕麦上造成的破坏......从中心到周围踩踏它们，小姐。”

	“我非常抱歉，”安妮坚定地重复道，“但也许如果你保持你的围栏更好的修理小车可能没有进入。它是你的燕子场与我们的牧场分开的线栅栏的一部分，我注意到前一天它状况不是很好。“

	“我的围栏没事，”先生说道。 哈里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愤怒地将这场战争带入了敌人的国家。 “监狱围栏无法像这样保留一头牛的恶魔。我可以告诉你，你是红头发的片段，如果母牛是你的，就像你说的那样，你会更好地受雇于她的其他人人们的粮食，而不是坐在阅读黄色小说，“。 。 。 用安妮的脚仔细瞥了一眼无辜的棕褐色的维吉尔。

	除了安妮的头发，那一刻的东西是红色的。 。 。 这一直是她的一个温柔点。

	“我宁愿红头发也没有头发，除了耳边有一点点边缘，”她一闪而过。

	拍摄说，先生。 哈里森对他的光头非常敏感。 他的愤怒再一次使他窒息而且他只能无声地瞪着安妮，安妮恢复了她的脾气并追随她的优势。

	哈利森先生，因为我有想象力，所以我可以为你津贴。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在燕麦中找到一头母牛是多么的艰难，我不会因为你的事情而怀有任何对你的强硬感情。我说。我向你保证，小车再也不会闯入你的燕麦了。我在这一点上给你我的荣誉。“

	“好吧，请注意，她没有，”先生，先生咕。道。 哈里森有点柔和的语调; 但他愤怒地踩了下来，安妮听到他咆哮着，直到他听不见。

	艾琳心里非常不安，他冲过院子，把顽皮的球衣关在挤奶笔里。

	“除非她撕下围栏，否则她不可能摆脱这种局面，”她反思道。 “她现在看起来很安静。我敢说她在那些燕麦上生病了。我希望我上周在他想要她的时候把她卖给了剪刀先生，但我觉得等到我们参加拍卖会一样好股票，让他们一起走。我相信哈里森先生是一个曲柄是真的。当然没有关于他的善良精神。“

	安妮一直对着善良的灵魂开放。

	当房子里的安妮回来时，玛丽拉·切赫伯特开车进了院子，后者飞来准备茶。 他们在茶几上讨论过这件事。

	“当拍卖结束时，我会很高兴，”玛丽拉说。 “关于这个地方有太多的股票而且除了那些不可靠的马丁之外没有人负责照顾他们是太多的责任。他从来没有回来过，他答应如果我给他休息一天他肯定会回来去他姨妈的葬礼。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阿姨，我肯定。这是自他一年前在这里雇用以来第四次死亡。当作物进入和先生时，我会感激不尽巴里接管了农场。我们必须保持小便器关闭，直到马丁来，因为她必须放在后面的牧场，那里的围栏必须固定。我宣布，这是一个充满麻烦的世界正如雷切尔所说。这里可怜的玛丽基思死了，她的两个孩子的成就比我知道的要多。她在英国哥伦比亚有一个兄弟，她已经给他写了关于他们的事，但她没有听说过他呢。“

	“孩子们喜欢什么？他们多大了？”

	“过去六点......他们是双胞胎。”

	“哦，自从哈蒙德夫人这么多以来，我一直对双胞胎特别感兴趣，”安妮急切地说。 “他们漂亮吗？”

	“天哪，你说不出来......他们太脏了。戴维已经出去制作泥馅饼了，多拉出去叫他进去。戴维把头伸进了最大的馅饼然后，因为她哭了，他进了为了告诉她，没有什么可以哭的，玛丽说，多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但是那个戴维充满了恶作剧。他从未有过任何你可能会说的话。他的父亲在他去世时就已经死了。从那以后，婴儿和玛丽几乎一直生病。“

	“对于没有抚养的孩子，我总是很抱歉，”安妮清醒地说。 “你懂 一世 直到你牵着我的手还没有。 我希望他们的叔叔能照顾他们。 什么关系是夫人。 基思给你？“

	“玛丽？世界上没有人。这是她的丈夫......他是我们的第三代堂兄。那里有林恩夫人来到院子里。我以为她会听到玛丽的消息。”

	“不要告诉她关于哈里森先生和奶牛的事，”安妮恳求道。

	玛丽拉答应了; 但对于夫人来说，承诺是非常不必要的。 林恩不久就坐在比她说的那样，

	“我今天看到哈里森先生从我的燕麦中追出你的燕子，当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回家。我以为他看起来很疯狂。他做了多少疙瘩？”

	安妮和玛丽拉偷偷地交换了逗乐的笑容。 埃文利的一些事情曾经逃过了太太。 林德。 只有那天早上安妮说过，

	“如果你午夜去了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拉下了瞎子，打了个喷嚏，林恩夫人第二天会问你感冒了！”

	“我相信他做到了，”玛丽拉承认道。 “我离开了。他给了安妮一个心思。”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讨厌的男人，”安妮说道，对她那红润的头部怨恨不已。

	“你从未说过一个更真实的词，”夫人说。 庄严地说。 “我知道当罗伯特·贝尔把他的位置卖给一个新的不伦瑞克人时会有麻烦，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埃文利会发生什么，有很多陌生人冲进去。很快就不安全了在我们的床上睡觉。“

	“为什么，其他陌生人会进来？” 玛丽拉问。

	“你有没有听过？好吧，有一个家庭的，一方面。他们租了彼得斯洛恩的老房子。彼得雇用了这个人来管理他的工厂。他们属于东方，没有人知道他们。那个没有移动的蒂莫西棉花家庭将从白沙上升，他们只会成为公众的负担。他正在消费......当他不偷东西时......他的妻子是一个松散扭曲的生物她不能把手转向一个东西。她在洗碗时洗碗。乔治夫人已经带走了她丈夫的孤儿侄子安东尼。他会去学校给你，安妮，所以你可能会遇到麻烦，那就是那个。你也会有另外一个奇怪的学生。保罗·欧文来自各州与他的祖母一起生活。你还记得他的父亲，玛丽亚......斯蒂芬·欧文，那个在格拉夫顿甩过薰衣草的人吗？

	“我认为他没有把她甩掉。有一场争吵......我想双方都有责任。”

	“好吧，无论如何，他没有和她结婚，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很自在，他们说......他们独自一人住在那个她称之为回声小屋的小石屋里。斯蒂芬去了各州并进入了与他的叔叔做生意并嫁给了一个美国人。他从来没有回家过，虽然他的母亲已经看过他一两次了。他的妻子两年前去世了，他把男孩送回了母亲家里。他已经十年了。老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学生。你永远不能告诉那些洋基队员。“

	夫人看着所有不幸出生或长大的人，而不是在爱德华王子岛上，他们带着一种决定性的，任何好东西出来的拿撒勒的空气。 当然，他们可能是好人; 但你怀疑它是安全的。 她对“洋基队”有特殊的偏见。 她的丈夫曾被一位曾在波士顿工作过的雇主骗过十美元，天使，公职和权力都无法说服夫人。 认为整个美国都不对此负责。

	“埃文利学校对于一点点新鲜血液来说不会更糟糕，”玛丽拉冷冷地说道，“如果这个男孩和他父亲一样，那他就没事了。史蒂夫·欧文是这些地方长大的最好的男孩。虽然有些人确实称他为骄傲。我应该认为，夫人会非常高兴生孩子。自丈夫去世以来，她一直非常寂寞。“

	“哦，这个男孩可能已经足够好了，但他会和埃文利的孩子不同，”夫人说。 ，仿佛就是这件事。 太太。 对任何人，地点或事物的意见总是有理由佩戴。 “我听说你有什么想要建立一个乡村改善社会，安妮？”

	“我刚刚在最后一个辩论俱乐部与一些女孩和男孩谈论它，”安妮说，脸红了。 “他们认为这将是相当不错的......先生和艾伦先生也是如此。许多村庄现在都拥有它们。”

	“好吧，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陷入热水之中。最好不要管它，安妮，这就是什么。人们不喜欢被改进。”

	“哦，我们不会试图改善人民。这本身就是埃文利。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得更漂亮。例如，如果我们能哄 先生拉下那个可怕的老人他上层农场的房子不会有改善吗？“

	“肯定会的，”夫人承认。 雷切尔。 “多年来，废墟一直是解决方案的焦点。但是，如果你的改进者可以哄 为公众做任何事情，他不应该为此付出代价，我可以在那里看到和听到这个过程，那是什么。我不想劝阻你，安妮，因为你的想法中可能有一些东西，虽然我想你确实从一些垃圾的洋基杂志中得到了它;但是你会把你的双手充满你的学校和我建议你作为朋友不要为你的改进而烦恼，那就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如果你已经把它放在心上，你就会继续这样做。你总是以某种方式携带一件东西。“

	安妮的嘴唇坚定的轮廓告诉那个人。 雷切尔在这个估计中并没有走得太远。 安妮的心脏倾向于形成改善社会。 吉尔伯特布莱斯，他是在白沙教书但从周五晚上到星期一早上一直待在家里，对此充满热情; 而且大多数其他人都愿意参加任何意味着偶尔开会的活动，从而获得一些“乐趣”。 至于“改进”是什么，除了安妮和吉尔伯特之外，没有人有任何非常明确的想法。 他们已经和他们谈过并计划出来，直到他们心中存在一个理想的埃文利，如果没有别的话。

	太太。 雷切尔还有另一项新闻。

	“他们给了学校一张补助金。你不是带着这个名字的女孩去找女王吗，安妮？”

	“是的，确实。普里西拉在教书！多么可爱！” 安妮惊呼，她的灰色眼睛一直亮着，直到它们看起来像晚上的星星，导致夫人。 林恩重新想知道，如果安妮莉莉真的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她会不会满意她。

	

 

	二

	匆忙出售，闲暇时忏悔

	第二天下午，安妮在一次购物探险中开车去了，带着戴安娜巴里。 当然，戴安娜是改善社会的承诺成员，这两个女孩在谈到驯养和回归时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事情。

	“当我们开始时，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大厅涂成画，”戴安娜说道，他们开车经过埃文利大厅，这是一座相当破旧的建筑，坐落在一个树木繁茂的空洞中，云杉树遮住了它。所有面。 “这是一个可耻的地方，我们必须在我们试图让 先生把他的房子拉下来之前照顾它。父亲说我们永远不会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太浪漫了，不能花时间去采取。”

	“也许他会让男孩们把它拿下来，如果他们承诺会把木板分开并将它们分开给他点燃木材，”安妮有希望地说。 “我们必须尽力而为，满足于一开始就慢慢来。我们不能期望一下子改善一切。当然，我们必须首先教育公众情绪。”

	戴安娜并不确定教育公众情绪意味着什么; 但这听起来不错，她感到相当自豪，她将成为一个有这样一个目标的社会。

	“我昨晚想到了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安妮。你知道那条三角形的地面，那里有来自和新桥和白色沙滩的道路相遇吗？它们都是用年轻的云杉长大的;但不是很好让他们全部清理干净，然后留下上面的两三棵白桦树？“

	“很精彩，”安妮快乐地同意道。 “并且在桦树下放置一个质朴的座位。当春天到来时，我们将在其中间制作一个花坛并种植天竺葵。”

	“是的，只有我们必须设计一些方法让老太太。希拉姆斯兰恩让她的母牛不在路上，否则她会把我的天竺葵吃掉，”戴安娜笑道。 “我开始通过教育公众情绪来看看你的意思了，安妮。现在有一个古老的博尔特房子。你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街区？并且就在靠近马路的地方也是如此。一个带窗户的老房子总让我觉得他的眼睛被挑出来的东西死了。“

	“我觉得一座废弃的旧房子是如此悲伤的景象，”安妮如梦地说。 “我似乎总是在考虑它的过去和哀悼其旧时的乐趣。玛丽拉说很久以前在那个老房子里养了一个大家庭，这是一个真正漂亮的地方，有一个可爱的花园和玫瑰花遍布它。它充满了小孩子，笑声和歌声;现在它是空的，除了风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穿过它。它一定有多么孤独和悲伤！也许它们都会在月光下的夜晚回来。 ......很久以前的小孩子的鬼魂，以及玫瑰和歌曲......有一段时间，老房子可以梦想它又年轻又欢乐。“

	戴安娜摇了摇头。

	“我现在从未想象过现在这样的地方，安妮。难道你不记得当我们想象鬼魂进入闹鬼的木头时，母亲和庇护是怎样的吗？直到今天，我无法在天黑后舒服地穿过那片灌木;而且如果我开始想象这个关于旧博尔特房子的事情，我也会被吓坏过来通过它。此外，那些孩子还没死。他们都长大了，做得很好......其中一个是屠夫。无论如何，鲜花和歌曲都不会有幽灵。“

	安妮叹了一口气。 她非常喜欢戴安娜，他们一直是个好同志。 但她很久以前就知道，当她徘徊在幻想的境界时，她必须一个人去。 通往它的道路是一条迷人的道路，即使是她最亲爱的人也不会跟随她。

	当女孩们在车上时，一阵雷声响起; 然而，它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开车回家的路上，雨滴在树枝上闪闪发光，小小的绿叶山谷里，淹没的蕨类植物散发出辛辣的气味，令人愉快。 但就在他们变成车道的时候，安妮看到了一些破坏了她美丽风景的东西。

	在他们之前在右边扩展先生。 哈里森宽阔，灰绿色的晚燕麦田，潮湿而华丽; 在那里，正好站在它的中间，在郁郁葱葱的生长中，她的光滑的两侧，平静地眨着眼睛对着介入的流苏，是一个泽西牛！

	安妮放下缰绳，站起来，收紧了掠食性四足动物的嘴唇。 她一言不发地说，但是她灵活地爬上了轮子，在戴安娜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前，一边穿过篱笆。

	“安妮，回来吧，”一发现她的声音就尖叫着。 “你会用湿谷物破坏你的衣服......毁了它。她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好吧，她永远不会把那头牛弄出来。当然，我必须去帮助她。”

	安妮像疯子一样在谷物中充电。 戴安娜轻快地跳下来，将马牢牢地绑在一个柱子上，将她漂亮的格子连衣裙的裙子翻过肩膀，安装围栏，开始追捕她疯狂的朋友。 她的跑步速度比安妮快得多，安妮受到了紧身裙子的束缚，很快就超过了她。 在他们身后，他们留下了一条可能会破坏先生的踪迹。 哈里森的心，他应该看到它。

	“安妮，为了怜悯，停下来，”贫穷的戴安娜喘不过气来。 “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你的皮肤湿了。”

	“我必须......得到......那只牛......出来......之前......哈里森先生......看见她了，”安妮兴奋地说道。 “我不......关心......如果我......淹死......如果我们......只能......只做......那样做。”

	但是，泽西牛似乎没有理由被赶出她甜美的浏览场地。 两个气喘吁吁的女孩刚刚接近她，她就转过身来，正好瞄准了田野的对角。

	“让她离开，”安妮尖叫道。 “跑，戴安娜，跑。”

	戴安娜跑了。 安妮试图这样做，邪恶的运动衫绕着田野跑去，好像她被附身一样。 私下里，戴安娜以为她是。 在他们离开她并将她开过角落间隙进入车道之前十分钟。

	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精确的时刻，安妮只不过是天使般的脾气。 也没有让她至少安抚她，看到一辆越野车停在车道外面，其中坐着先生。 的采煤机和他的儿子，两人都笑容满面。

	“我猜你最好在上周想买她的时候卖给我那头牛，安妮，”先生笑着说。 采煤机。

	“如果你想要她，我现在就把她卖给你，”她脸红，衣衫不整的老板说道。 “你可能会在这一刻得到她。”

	“完了。我会像以前给你的那样给你二十个，而吉姆在这里可以把她开到马车上。今天晚上她将带着剩下的货物去镇上。布赖顿先生想要一件运动衫牛。”

	五分钟后，吉姆采煤机和泽西牛正在前进，冲动的安妮正带着二十美元沿着绿色山墙车道行驶。

	“玛丽拉会说什么？” 戴安娜问。

	“哦，她不会在乎。多莉是我自己的牛，她不太可能在拍卖会上带来超过二十美元。但亲爱的，如果哈里森先生看到那些谷物，他就会知道她一直在再一次，在我给予他荣誉之后，我永远不会让它发生！好吧，它教会了我一个教训，就是不要对奶牛表达我的荣誉。一头牛可以跳过或突破我们的牛奶 - 笔栅在任何地方都不可信任。“

	玛丽拉已经下到了太太。 '，当她回来的时候，他知道所有关于的销售和转让的事情。 林恩从窗口看到了大部分交易，并猜到了其余的事情。

	“我想她也已经走了，虽然你确实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安妮。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摆脱笔的。她必须把一些板子弄坏了。”

	“我没想到要看，”安妮说，“但我现在就去看看。马丁从未回来过。也许他的姨妈已经死了一些。我想这就像是彼得·斯洛恩先生和他那个晚上，斯洛恩夫人正在读报纸，她对斯洛恩先生说，“我在这里看到另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刚刚去世。什么是八十多岁的人，彼得？” 斯隆恩先生说他不知道，但他们肯定是非常恶心的生物，因为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但他们正在死去。这就是马丁姨妈的方式。“

	“马丁和其他法国人一样，”玛丽拉厌恶地说道。 “你不能依赖他们一天。” 当玛丽拉在谷仓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时，正在考虑安妮的购买汽车。 一分钟后，安妮冲进厨房，紧握着双手。

	“安妮雪莉，现在怎么回事？”

	“噢，玛丽拉，我该怎么做？这太可怕了。这都是我的错。哦，在做鲁莽的事情之前，我是否会学会停下来思考一下？林恩夫人总是告诉我，我有一天会做些可怕的事情，现在我已经完成了！“

	“安妮，你是最生气的女孩！你做的是什么？”

	“卖掉了哈里森先生的泽西牛......他从贝尔先生那里买来的那个......直到采煤机先生！这一刻，多莉就挤出了挤奶笔。”

	“安妮莉莉，你在做梦吗？”

	“我只是希望我。没有梦想，虽然这很像一场噩梦。哈里森先生的母牛此时此刻正在夏洛特。哦，玛丽拉，我以为我已经完成了擦伤，我在这里在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次。我能做些什么？“

	“做什么，没什么可做的，孩子，除了去看看哈里森先生。如果他不想拿钱，我们可以换取他的球衣。她和他一样好。”

	“不过，我确信他会非常交叉并且不喜欢它，”安妮呻吟道。

	“我敢说他会。他似乎是一个易怒的男人。如果你愿意，我会去向他解释。”

	“不，确实，我不那么吝啬，”安妮惊叹道。 “这完全是我的错，而且我肯定不会让你接受我的惩罚。我会自己去，我会马上去。越快越好，因为它会非常羞辱。”

	可怜的安妮得到了她的帽子和她的二十美元，当她碰巧瞥了一眼开放的食品室门时，她正在昏倒。 在桌子上放着一个她早上烤好的坚果蛋糕。 。 。 一种特别令人讨厌的混合物，结冰粉红色，装饰着核桃。 安妮本周五晚上打算这样做，当时埃文利的年轻人在绿色山墙上见面，组织改善社会。 但他们与刚刚被冒犯的先生相提并论。 哈里森？ 安妮认为蛋糕应该软化任何人的心脏，特别是那个不得不自己做饭的人，她立刻将它放入一个盒子里。 她会把它带到先生。 哈里森作为和平祭品。

	“也就是说，如果他让我有机会说些什么，”她沮丧地想，当她爬上车道围栏并开始穿过田野的短切，在梦幻般的八月夜晚的光线下金色。 “我现在知道人们是如何感觉自己被执行的。”

	

 

	三

	先生。 哈里森在家里

	先生。 哈里森的房子是一个老式的，低洼的，粉刷成白色的结构，与厚厚的云杉林相对。

	先生。 哈里森本人正坐在他的葡萄酒阳台上，穿着衬衫袖子，享受着他的晚上烟斗。 当他意识到谁走上了这条路时，他突然站起来，用螺栓固定在房子里，关上了门。 这只是他出人意料的令人不安的结果，在他前一天的脾气暴躁中混到了很多羞耻。 但它几乎从安妮的心中扫除了她残余的勇气。

	“如果他现在如此交叉，那么当他听到我所做的事情时他会是什么样的，”当她敲门时，她悲惨地反映道。

	但是先生。 哈里森打开它，羞怯地微笑着，并邀请她进入一个相当温和友好的语气，如果有点紧张。 他把管子放好了，穿上了外套; 他非常有礼貌地给安妮送了一把尘土飞扬的椅子，如果不是因为一只鹦鹉从邪恶的金色眼睛透过他的笼子里盯着他的鹦鹉，她的招待会过得很愉快。 安妮刚坐在自己身边，而不是生姜惊呼，

	“祝福我的灵魂，那个红头发的片段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

	很难说谁脸色更红，先生。 哈里森或安妮的。

	“你不介意那只鹦鹉吗，”先生说。 哈里森，生气地看着姜。 “他......他总是胡说八道。我从我的兄弟那里得到了他的水手。水手们并不总是使用最好的语言，鹦鹉是非常模仿的鸟类。”

	“我应该这么想，”可怜的安妮说，记住她的差事，平息她的怨恨。她不能怠慢先生。哈里森在这种情况下，这是肯定的。当你刚刚在他不知情或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出售一个男士的泽西牛时，你一定不要介意他的鹦鹉是否重复了不同的事情。尽管如此，“红头发的片段”并不像她本来那样温顺。

	“我来向你坦白，哈里森先生，”她坚决地说。“这是......那是......那个泽西牛。”

	“保佑我的灵魂，”先生大声说道。哈里森紧张地说，“她又走了又闯进我的燕麦了吗？好吧，没关系......没关系，如果她有。这没什么区别......没有，我......我昨天太仓促了，这是事实没关系，如果她有。“

	“哦，如果只是那样，”安妮叹了口气。“但它的情况要差十倍。我不......”

	“祝福我的灵魂，你的意思是说她已经进入了我的小麦吗？”

	“没有......不......不是小麦。但是......”

	“那就是卷心菜！她闯进了我为展览筹集的卷心菜，嘿？”

	“这不是卷心菜，哈里森先生。我会告诉你一切......这就是我的意思 - 但请不要打扰我。这让我很紧张。让我讲述我的故事而不是什么都说什么，直到我通过 - 然后毫无疑问你会说很多，“安妮总结道，但只是在思考。

	“我不会再说一句话，”先生说。哈里森，他没有。但生姜并没有受到任何沉默契约的束缚，并且不停地射精，“红头发”片段，直到安妮觉得非常狂野。

	
	
	
	
	
	
	
	
	
	
	
	
	
	
	
	
	
	
	
	
	
	
	
	
	
	
	
	
	
	
	
	
	
	
	
	
	
	
	
	
	
	
	
	
	
	
	
	
	
	
	
	
	
	
	
	
	
	
	
	
	
	
	
	
	
	
	
	
	
	
	
	
	
	
	
	
	
	
	
	
	
	
	
	
	
	
	
	
	
	
	
	
	
	
	
	
	
	
	
	
	
	
	
	
	
	
	
	
	
	
	
	
	
	
	
	
	
	
	
	
	
	
	
	
	
	
	
	
	
	
	
	
	
	
	
	
	
	
	
	
	
	
	
	
	
	
	
	
	
	
	
	
	
	
	
	
	
	
	
	
	
	
	
	
	
	
	
	
	
	
	
	
	
	
	
	
	
	
	
	
	
	
	
	
	
	
	
	
	
	
	
	
	
	
	
	
	
	
	
	
	
	
	
	
	
	
	
	
	
	
	
	
	
	
	
	
	
	
	
	
	
	
	
	
	
	
	
	
	
	
	
	
	
	
	
	
	
	
	
	
	
	
	
	
	
	
	
	
	
	
	
	
	
	
	
	
	
	
	
	
	
	
	
	
	
	
	
	
	
	
	
	
	
	
	
	
	
	
	
	
	
	
	
	
	
	
	
	
	
	
	
	
	
	
	
	
	
	
	
	
	
	
	
	
	
	
	
	
	
	
	
	
	
	
	
	
	
	
	
	
	
	
	
	
	
	
	
	
	
	
	
	
	
	
	
	
	
	
	
	
	
	
	
	
	
	
	
	
	
	
	
	
	
	
	
	
	
	
	
	
	
	
	
	
	
	
	
	
	
	
	
	
	
	
	
	
	
	
	
	
	
	
	
	
	
	
	
	
	
	
	
	
	
	
	
	
	
	
	
	
	
	
	
	
	
	
	
	
	
	
	
	
	
	
	
	
	
	
	
	
	
	
	
	
	
	
	
	
	
	
	
	
	
	
	
	
	
	
	
	
	
	
	
	
	
	
	
	
	
	
	
	
	
	
	
	
	
	
	
	
	
	
	
	
	
	
	
	
	
	
	
	
	
	
	
	
	
	
	
	
	
	
	
	
	
	
	
	
	
	
	
	
	
	
	
	
	
	
	
	
	
	
	
	
	
	
	
	
	
	
	
	
	
	
	
	
	
	
	
	
	
	
	
	
	
	
	
	
	
	
	
	
	
	
	
	
	
	
	
	
	
	
	
	
	
	
	
	
	
	
	
	
	
	
	
	
	
	
	
	
	
	
	
	
	
	
	
	
	
	
	
	
	
	
	
	
	
	
	
	
	
	
	
	
	
	
	
	
	
	
	
	
	
	
	
	
	
	
	
	
	
	
	
	
	
	
	
	
	
	
	
	
	
	
	
	
	
	
	
	
	
	
	
	
	
	
	
	
	
	
	
	
	
	
	
	
	
	
	
	
	
	
	
	
	
	
	
	
	
	
	
	
	
	
	
	
	
	
	
	
	
	
	
	
	
	
	
	
	
	
	
	
	
	
	
	
	
	
	
	
	
	
	
	
	
	
	
	
	
	
	
	
	
	
	
	
	
	
	
	
	
	
	
	
	
	

